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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

暋曬 辛 德 勇

在上大学之前,我没有见到过几本中国古代文史书籍,除了因

旧时村学通行而在市面上还广泛流通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古文观

止》,只翻阅过一本近人林大椿编纂的《唐五代词》,浏览过《史记》
的大部分本纪和列传,也看到过一两本《汉书》的人物列传。1977
年考上大学,被从文科考生当中错招到理科念书。那时,不仅根本

没有转系调换专业一说,学校甚至还满校园张贴告示,严禁像我这

样缺乏“专业思想暠的学生,私自偷听其他科系的课程。在这种情

形下,虽然不甘心就范,也只能在课下自己跑到图书馆去读些想看

的书,但既缺乏相应的预备知识,又没有老师指点,只能是顺手胡

乱翻检,完全没有头绪。后来能够找到初入书山的路径,都仰赖业

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教诲。
本科毕业后我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,专业方向本来都是随从史

念海先生,研治历史地理学。业师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

科的创建人之一、学术泰斗,但面对像我这样懵然无知的门外汉,
具体怎样来引入文史研究领域,史念海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并且事

务繁忙,顾不上对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;有些基础工作,是请黄永

年先生来协助完成,阅读文史书籍,就是如此。
黄永年先生开设有目录学课程,学校里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

生都来选修,教室里座无虚席。这里面有很多同学,基础比我要

好,了解目录学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,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黄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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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精深造诣,我却只是按照导师史念海先生的

强制性要求,懵懵然走入黄永年先生的课堂,在听课学习的过程

中,才逐渐理解到学习这门知识的重要性。
根据文献的性质、史料来源、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项特征,

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史籍的史料价值,是学习目录学知识的主

要用途,这也是目录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核心内容。这些知识,说起

来很重要,初学起来却十分乏味,若非遇有良师引导入门,很多人

对此都是望而生厌,以至终生无法得其要领。
在并世学者当中,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具有

比先生更为通博的学识,但至少很难有人会做到像先生那样,将这

门看似枯燥不堪的学问,讲得如此妙趣横生,满堂生彩。先生讲述

目录学知识,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,语言诙谐幽默,其实还只是表

面原因。在大学的讲台上,从来也不缺乏语言生动的教员,能够讲

成时下万众尊崇的明星学者,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见识的增

长,其中颇有一些“名嘴暠,很难持续获得学生的敬重,原因即在于

缺乏足够的深度。假若仅仅是就书目而论书,目录学课程难免会

被讲成余嘉锡先生痛加贬斥的所谓“书衣之学暠。先生讲述这些内

容,则有两项明显与此不同的特征,即一是重视将每一具体的文

献,都置之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,来阐述其内容和性质;二是注

重揭示各种历史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。
这样来讲述目录学知识,想法本来很平常,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;
难得是这样的做法,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要做就都能够做到。

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典籍,包罗万象,清楚每一部书在学术源流

中的位置,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,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;
再要讲出这些典籍在当代各个文史学术领域内的史料价值,又需

要普遍了解这些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和主要问题,包括有重要意

义的前沿进展,其对讲授者学术视野和能力的考验,可想而知。黄

永年先生讲授目录学,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学生普遍持久的敬重,其
中最重要的原因,就在于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从事专业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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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终生需要的基础知识,从而引领我们找到步入学术殿堂的正确

途径。
在掌握相关的目录学基本知识之后,黄永年先生特别强调,一

个人能否通过研读史料而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,再通过分析相

关史料来很好地解决问题,除了个人的天分之外,在很大程度上,
是取决于每个人能否静下心来细心读书。先生文献学知识广博,
熟悉各种史料,而且自己还收藏有很多稀见善本古书,分析问题时

运用各类典籍得心应手,出神入化,却一贯主张,研究历史问题,要
以读懂读好常基本典籍为主,特别强调要花大力气读正史。在历

史研究中重视从史料入手,首先是要重视悉心研读基本史料,而不

是刻意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史料;或是读书不分轻重主

次,泛滥无所归依,这是先生在讲课中向我们传授的治学要诀。像

历代正史这一类传世史料,虽然叠经披览,但仍蕴涵有取之不尽的

历史信息,有待研究者识别利用。在这当中,有些史料价值,是随

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而不断显现出来的;有些是随着相关研究的

进展而被重新认识到的;还有很多,则主要是由于前人读书不够仔

细而被埋没,或者被错误理解,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,要想充分利

用这些史料,一个最简单但也最为可靠的办法,就是仔细读书,尤
其是留意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。先生研治隋唐和北朝历史的

重要创见,就大多都是这样细心读书的结果。先生曾经几次和我

谈过,他之所以能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看

法,就是缘于在陈寅恪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,更用心地细读两

《唐书》等正史,以及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册府元龟》这样一些基本史料。
黄永年先生治学强调从史料中发现问题,从细微的现象和具

体的史实入手切入问题,同时也强调分析和论述历史问题,眼光一

定要开阔,手段要尽可能丰富,先生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目录学知

识,其中一项重要目的,就是用以开阔研究视野,丰富研究手段,在
这样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在基本点上,形成比较全面的研究素养。
每一个人的研究都会有所侧重,但先生主张,一个研究者,不管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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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,不论是某一时期的断代史,还是某一部门

的专门史,都要首先熟悉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,同时也都要尽

可能全面了解所有各类文献,然后才是与每个人具体专业关系最

为密切的“专业文献暠。
通过跟随先生学习目录学课程,我对各类文献史料逐渐有所

了解;更为重要的是,正是遵循先生指教的这些读书路径,我才逐

渐具备了起码的文史研究基础。虽然真正领会和掌握的目录学知

识,直到现在也还极为肤浅,却已经在尝试研究问题时,得到诸多

收益。
黄永年先生讲授的另外一门有关历史文献的基础课程,是古

籍版本学。当年在学校上这门课,由于自己基础较差,为多拿出一

些时间来学习目录学知识和历史地理专业知识,只听了两堂课,就
私自溜走开了小差。真正向先生学习版本学知识,已经是调到北

京工作、开始买旧书以后的事情。
孔夫子有言曰: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暠如

同目录学知识一样,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知识,也完全出于自学。
所不同的是,先生的目录学知识,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;
而他自学版本学知识,除了阅读相关书籍之外,还有一条重要途

径,这就是在旧书铺里购买旧本古籍。由于先生治学强调读常见

书,购买古书,并不是为写文章寻求稀僻史料,只不过是作为一种

文玩而已。然而,正是通过这种乐在其中的赏玩,先生才无师自

通,掌握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。同先生的这种经历多少有些相

像,我能够在博士毕业工作后还提起兴趣跟从先生学习一些版本

学知识,首先也是因为想买旧书的缘故。
先生买旧书,包括的门类范围虽然很宽泛,但在性质上都是侧

重“正经正史暠性的基本典籍,这正与先生读书的侧重点相吻合。
由此可以看出,虽说先生宣称买旧书只是一种业余雅好,实际上还

是寸步不离其治学的旨趣。其实也正是通过经常摩挲翻阅这些典

籍,先生才对历史文献具备了大多数学人难以企及的广泛而又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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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认识。轮到我买旧书的时候,这类堂堂正正的基本典籍,在旧

书店里已经很难遇到有特色的版本,但我还是遵从先生指教的路

数,用比较低廉的价格,买到一些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典籍。譬如

史可法《史忠正公集》的乾隆原刻本、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的最早刻

本,就都是以极为平常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便宜的价格,从旧书店中

几乎无人过问的书堆里细心搜寻到手,并得到先生的嘉许。不过,
由于这类书现在实在太过稀少,我买旧书,更多地还是在遵从先生

将消遣与治学结合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首先去关注那些

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文献。这一点虽然与先生购书的重点,略微

有所不同,但我一直恪守师训,绝不以利用这些孤密罕传的生僻文

献,作为治学的重点,而是注重在传世基本典籍的源流背景下来认

识这些稀见文献的独特价值。
古刻旧本,由于传世稀少,其中有一部分书,很早就具有文物

性质,而其文物性愈高,价格愈贵,学人也就愈难购藏。身为一介

书生,黄永年先生向我传授他的切身体会说,买旧书千万不要与人

争强斗胜,花大价钱买旧书,并没有太大意思;寻觅旧书很大一个

乐趣,就是在常人不注意的书籍当中,发现有价值的好书。清人学

术著作,过去不受古董家注意,常人也很难认识其价值,价格相对

比较低廉,因而成为黄永年先生藏书当中颇有特色的一项内容。
先生对清代学术之熟悉,如数家珍,在研究中引证清人的研究成

果,可以信手拈来,毫不花费力气,我想和他这方面丰富的收藏应

当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我自己也正是在如法行事购买一些清人学术

著作的过程中,逐渐加深了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和认识,对我研究学

术问题,给予很大帮助。
按照我的理解,黄永年先生虽然说买旧书主要是出于赏玩的

目的,但这种赏玩是以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,即这

种赏玩更多地是着眼于特定学术内容书籍的版刻,相对来说,多数

藏书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,在先生这里应居于稍次要一些的层

次。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,就是由于这类书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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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内容太过平常而且校勘质量往往比较低下。我开始买旧书的时

候,北京书肆上这类明末朱墨套印本,价钱还不算很贵,我还能够

对付着买上一两部。有一次在旧书店里陪侍先生买书,我指着一

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,这书刻得很漂亮,我是

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? 先生断然批评说:“辛德勇,你是念书

人。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,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,是很为人

不耻的,所以你不要买这样的书。暠显而易见,先生购买收藏古籍,
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,他是赏玩念书人关注的书籍。屈指数算,我
在北京逛旧书店买古书,也有十五个年头了,至今箧中仍未存有一

部朱墨套印本书籍(套印历史地图除外),就是因为在老老实实地

依循着先生走过的轨辙。
先生从年纪很轻时就开始买旧书,直到去世前几个月,还委托

友人杨成凯先生,在北京代买过一部书籍,但他多年来一直是精挑

细选,只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,从未放手滥收,因此,藏书的数

量,并不算很多。但是,在常年徜徉于旧书店中挑选书籍的过程当

中,经手经眼无数古籍,这必定会大大丰富先生的文献学知识。所

以,虽说先生买旧书的直接动机是出自赏玩,但先生的古籍文献目

录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成就,在很大程度上,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

娱自乐性学人消遣的基础之上。在先生的指点下买旧书,使我对

此深有感触。其实,从本质上来讲,不仅是研治版本目录之学,黄
永年先生读所有的书,做所有的研究,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

性情,有真性情,也才能做好真学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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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黄永年先生

暋曬 顾暋青

黄永年先生走了。
当我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,正在外地出差。深夜,我一人枯坐

在宾馆房间里,守着电话机。
自从黄先生过完八十大寿之后,就很少出门了。这两年里,每

隔两三个星期,黄先生总会给我来个电话。这电话通常是在晚上

11点之后,有时甚至在12点。一声“顾青同志暠,然后就天南海北

地聊天,中华书局最近有什么新书呀,学界有什么新闻呀,年轻时

求学治学的一些往事呀,对时政的一些感想评论呀……最后,先生

往往会这样结束通话:“给我寄点儿书吧。我现在走不动了,学问

也做不成了,只能看看闲书了。暠语气中透着寂寞和无奈,还有些许

自嘲。
我第一次见到黄永年先生,还是二十多年前,我在北大古典文

献专业读书的时候。当时,专业课的讲课老师都是国内最优秀的

学者,版本学请来的就是黄先生。先生个子不高,戴着黑边眼镜,
笑起来慈眉善目的,嘴角的皱纹却愈发深刻,一讲起课来便眉飞色

舞,满面生春。我至今记得先生在课堂上的“夸口暠:“我不是吹牛,
凡是重要典籍的主要版本,我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。暠那份自信,还
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与骄傲,就如同孩子向同伴夸耀自己的宝

贝。后来我才知道,先生是真的藏有宝贝的。我曾问他,家藏了多

少善本? 先生哈哈一笑:“我可以讲给你听,但是不足为外人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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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!暠
黄先生操浓重江阴口音的普通话,讲课嗓门挺大,用词用句极

富个性色彩,坦率直白,抑扬顿挫。凡是提及好本子,先生会说:
“这可是大善本啊!暠但因为口音,“大善本暠会念成“大蒜本暠。讲明

代善本特点,先生会说:“记得啊,黑口白绵纸。暠“黑暠、“白暠两字都

念成入声,生动极了。
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。那是1986年夏天,我们班去西部

考察实习,终点站是敦煌。从北京出发,一路到了西安。大概是旅

行费用不足,学校就专门汇了一笔钱给黄先生,班主任派我们几个

同学去他家取钱,据说有好几万元,着实让我们紧张了一回,生怕

出意外。我们到了先生家,一起说话聊天。临走前,先生问:“你们

知道我把钱放在哪里么?暠我当时心想:这笔巨款总该锁起来吧。
最后,先生指着书柜边墙角方凳上的一个军用绿挎包:“就在那里。
最值钱的东西就要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,谁也不会注意!暠黄先生

一脸得意。
我从北大毕业后,进入中华书局工作,当时书局正准备整理

《西游记》。请谁整理呢? 傅璇琮、许逸民先生决定请黄永年先生

来承担。我当时直纳闷儿,只知道黄先生是唐史专家、版本学家,
怎么会做小说研究呢? 后来,先生告诉我:“我从小就崇拜此公

啊!暠把孙猴子称为“此公暠,我还从未听到第二位学者这么说过。
作为责编,我向他建议,用明世德堂本为底本进行整理。先生没有

表态,而是把中华书局藏的《明清善本小说丛刊》中的几种《西游

记》版本全部借走,详作校勘。大半年之后,黄先生来信说,经过公

子黄寿成的校勘,他认为清初的《西游证道书》才是《西游记》成书

过程中真正成熟的本子,由此决定以它为底本。为这部新整理本,
先生写了3万多字的长篇前言,对《西游记》的成书过程、版本流传

和《证道书》本的地位做出极为精彩的论述。那考证的严谨绵密、
论述的精彩精到,令人折服。当时初读时,我的感觉是震惊。后来

我把这个读后感告诉先生时,他哈哈一笑:“这可是我真刀真枪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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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的。暠“真刀真枪暠,又是典型的黄氏语言。这篇文章后来收录

在黄先生的自选集《文史探微》中,可见他对此文的珍视。
黄先生每年都会来北京,无论开会、讲学,都会专程到中华书

局,与新老朋友见面,所以每年都能见到他。先生十分健谈,说起

话来不徐不疾,却总是滔滔不绝,诙谐风趣,嬉笑怒骂,真知灼见层

出不穷,听来或振聋发聩,或如沐春风。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

在脑中闪现:
谈治学,黄先生说:做学问,得出的结论要符合常理,符合实

际,别弄得连自己都不相信。
谈家谱,黄先生说:家谱不敢全信的。我小时候就见过有人挑

着担子去大户人家帮助修家谱,姓刘的就说祖先是刘邦,姓陆的就

说是陆秀夫的后人。信不得的!
谈到自己当右派,黄先生说:那些人真是瞎了眼,让我这个右

派到图书馆去改造。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,就让我去,我正好有

机会读书!
谈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,黄先生说:我在“文革暠中挑河泥

差点儿丢了小命,现在却当上了人大代表,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

会,国歌一响,我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……老子也有今天!
……
去年8月,我跟黄先生提出,请他写一本自传。他丰富的人生

经验、满腹的学问和掌故、精彩叠出的识见,都是多么珍贵的史料

啊! 但先生说:“我已经写不动了。暠我想到“口述历史暠的方式,想
请他讲述出来。先生说:“我试过的,可是一个人干讲没意思,这要

有人听,能交流,才讲得出来啊!暠我当时就想,什么时候出差去西

安,多待几天,和先生边聊边录,整理出来,再配上他的照片、书法、
印章,是一本多精彩的书啊! 可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,先生已

经走了。
去年9月,中华书局的年轻编辑对我说,想编一本黄永年先生

有关唐史的文章选本,供初学唐史的学生使用。我当即与先生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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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,他一口答应,并亲自拟定了选目,定名《唐史十二讲》,列入中华

书局“专题课暠系列图书中。此后,先生在电话中多次说:“这大概

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。我年纪大了,钱和名都没有意思了,只想把

书出好,少一点错,不要误人子弟啊!暠可是,这本书还在编校过程

中,先生已经走了。古人说:“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暠我为什么不早做

安排呢? 这份自责与遗憾,压在心头,那么沉,那么重……
有时,夜深人静时,我守在电话机旁,真希望电话铃声骤然响

起,话筒中又能传出先生那熟悉的声音。我想说:“黄先生,最近中

华又出了好多新书,我给您寄去啊!暠现在,我该往哪儿寄呢?

·书苑撷英·

《净法与佛塔——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》,湛如著,中华书局

2006年12月出版,定价56元。
本书是研究印度早期佛教律制与信仰的学术专著,分早期佛教净法研究

及早期佛塔信仰研究两部分。第一部分重点讨论四大广说、五净法、七净法、

十事非法及衣食等净法问题,对净法的产生及其流变进行全面研究,十事非法

与衣食净法是关注的重点,并认为十事非法在上座部枝末分裂以前即已出现,

其内容基本反映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等根本部派的律制观点。通过研究,认为

净法的出现无疑是具体学处在执行过程中的变通方法,这种变通缓解了戒条

的僵持与尴尬,使处于浮动状态中的条文得以不断的丰富与完善,也使僧伽制

度的原则得到体现。净法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食物与衣服,而这两点正是律

制的核心部分之一。部派之间对净法的理解存在着显著差异,将相关的差异

与具体的条文进行综括研究,是理解部派分歧的主要途径。第二部分主要以

早期佛教的佛塔信仰为重点,以律藏、碑铭及初期大乘经典中的资料为中心,

对佛塔信仰与枝提的关联、过去佛塔信仰、辟支佛塔信仰、佛塔的供具、佛塔的

图象学及佛塔的信仰功德等进行全面研究。作者认为佛塔信仰在古印度传统

习俗的影响下,逐渐成为佛教的信仰形态之一。伴随着佛教的发展,佛塔信仰

也日渐成为理解部派佛教的途径之一,并对大乘佛教的产生给予了一定影响。
(李晨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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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山独行:我的习史历程

———《内北国而外中国:蒙元史研究》自序

暋曬 萧 启 庆

经暋历

我的习史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:
(一)台大植根

我进入台大历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,那时正是历史系的第一

盛世,老师多为来自大陆上重要学府的著名学者,身教言传使我受

益无穷,我的史学基础便是在大学时代奠立的。
台大诸师中,姚师从吾(1894~1970)对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

远。从吾师早年毕业于北大,师事柯绍忞、张相文,亦为胡适入室

弟子,其后长期负笈德国,在学术上深受大史学家兰克(Leopold
vonRanke)及班汉姆(E.Bernheim)之影响。归国后,结合兰克史

学与乾嘉考证学,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,成为我国现代辽金元史

研究的奠基人。1949年后更将辽金元史研究移植于台湾,一方面

主持台大历史系辽金元史研究室凡二十年,另一方面倡设中国边

疆历史语文学会及宋史研究会,倡导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

之研究,遂使辽金元史成为1950及60年代台湾史学界的一门显

学。
我在大二、大三时选修了从吾师的《辽金元史》与《东北史专题

研究》。在这两门课程中,初次接触到北亚游牧民族与征服王朝的

历史,开始体认到在中国史乃至整个亚洲史上,北亚游牧民族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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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农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,而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建立

的征服王朝如辽、金、元、清更与汉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响。过去

的汉族中心观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多元性,这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

严重缺失,有待弥补。
当时报考研究所需呈交学士论文,我在从吾师指导下,完成了

论文。由于年少喜好卖弄风雅,替论文取了一个典雅而令人费解

的题目:《忽必烈潜邸旧侣考》。题目中所谓“潜邸旧侣暠乃是指忽

必烈即位前的顾问。这篇论文对忽必烈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

国转化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之由来及过程,尤其是汉族士人在

此转化过程中的贡献作了详明的考述。后来申请哈佛奖学金时曾

附上此一论文,杨师联陞(莲生)(1914~1990)在对从吾师的推荐

函所作回信中说到对我两篇习作的印象,“两文俱甚坚实,足见学

有根底暠,“对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亦颇注意,审查哈佛大学奖学金

申请书时,自当特为注意暠,我之获得到哈佛求学之机会或许与这

篇最早的习作不无关联。

1959年秋,我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,仍然追随从吾师研习蒙元

史。那时历史所开设了满、蒙文课程,蒙文是由札奇斯钦师讲授,
斯钦师出身蒙古喀剌钦部,早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系,并曾在日本进

修,精通蒙、日、英文。虽仅在来台后才开始治史,但不久即成为享

誉国际的蒙古史家。他的蒙文班开始时有同学七八人,最后却剩

下我一人。每次上课都是师徒二人面面相对,负担殊为沉重,但也

因而从斯钦师学到不少蒙古语文与历史的独门知识。

1960年代初是台湾学术界初露生机的时代,也是台大辽金元

史研究室的黄金时代。那时长科会(即后来的国科会)初设,从吾

师膺任讲座教授,同时亦为东亚学术委员会主持研究计划,手头资

源丰富,显得意气风发。陶晋生与李敖二兄方自军中归来,成为从

吾师的专任助理,供职图书馆的王民信兄与我则是兼任助理,而王

德毅兄时任历史系助教,也从旁协助从吾师,于是形成了一个研究

团队,我在其中颇得师长教诲之益与友朋切磋之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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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于1963年完成了硕士论文《西域人与元初政治》。“西域

人暠乃指元代所谓色目人。此一论文自政治史的观点,对自成吉思

汗至忽必烈汗时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响作了

较详尽的探讨,以彰显蒙元时代政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。论文口

试通过后,从吾师曾赐函述其对此一论文的感想。由于当时我即

将赴美留学,从吾师在信中又说了不少勖勉的话。他的厚望更坚

定了我研习蒙元史的决心。
(二)留美深造

1963年9月,我到了哈佛,开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。
哈佛六载,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。在校期间,除了修习史

学、语言及社会科学等一般课程外,主要是师承柯立夫(FrancisW.
Cleaves,1911~1895)及杨联陞等两位先生。莲生师以博习多闻知

名于国际汉学界,其治学能大处着眼,细处下手,即是以社会科学

的观念设定题目与组织材料,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。他

的著作给予我治史必须宏观与微观兼顾的启示。
柯立夫师则是我在哈佛接触最多而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。他

是一位传统学者,也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绅士。自学术言之,立夫师

师承法国伯希和(PaulPelliot,1878~1945)。伯希和是20世纪前

半西方最伟大的东方学家,也是举世公认的语文(philology)学派

的大师。立夫师精通汉、蒙、满、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,其著作

以译述与考证见长。一生主要精力贯注于三项工作:(1)《蒙古秘

史》的重构与译注,(2)元代汉、蒙文合璧碑的译注,(3)《元史》的译

注。其中第三项于其生前未能完成,而第一、二项则对蒙元史的探

讨及早期蒙古语文之重构作出重大贡献。学界公认他是美国蒙古

学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。但是,二次大战后,美国汉学及东方学

学风丕变,社会科学派势力日升,立夫师却固守语文考证之阵地,
不免日益孤立,却是终身不悔。而在为人方面,立夫师亦可说是战

后美国社会中的“今之古人暠。他终身未娶,始终独居,在生活上力

求维持新英格兰的传统方式。晚年独居于一个广达百余亩的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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